
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沙遗址等重

大考古发现，让我们了解到古蜀文明的特质

所在。大量金、铜、玉、石、骨牙类文物遗存，

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考古发现大量形

体高大、威严神圣、地域特色浓郁的精美青

铜文物，再现了四川先民独特的生存意象与

奇幻瑰丽的心灵世界，也体现出古蜀族非凡

的艺术想象力与惊人的创造力。

古蜀人的艺术想象力并不仅仅存在于

口口相传的神话中，更创作有大量真切的艺

术品，让你看得见、触得着、听得见，直达你

的心灵深处，与你产生共鸣。

出土自三星堆二号坑中的青铜立人像

经过精心修复，整体形象基本完整，成为三

星堆出土青铜造像体量最大的一件文物，十

分引人注目。

青铜高台立人像光华熠熠、气势磅礴，

以 1∶1 的比例仿真铸造，如此巨大的青铜立

人像，在商周考古中闻所未闻。远观立人铜

像体态修长，端正直立，双臂平抬，双手对握

为环形，手握有物已失。近观立人铜像，着

纹样华丽的冠服，裸露十趾，两足正立。足

下 是 两 层 高 台 ，装 饰 4 个 连 接 为 一 体 的 兽

首，兽首作细目翘鼻独角状。这尊铜像巍巍

立定在恰以容足的高台上，双手握物，极目

远眺，好似在奉献，又好似在默祷，气度庄重

肃穆，神情祥和虔诚。

青铜立人头著筒形高冠，刺簪束发，冠

分上下两层。下层饰回纹一周，纹作两排平

行。上层为大眼兽面之形，仅为一对带眉毛

的大眼睛，耳鼻均无。兽面双目中的两睛略

为圆形，处在冠面两侧位置，眼形球体很大，

大到涨出眼眶之外。立人冠式为兽面冠，兽

面的眉心有一圆形装饰，或以为是太阳象

征。太阳是为天眼，兽面的双目与太阳图像

同在，立人冠可称为“天目冠”。

立人像方面宽颐，鼻梁高隆；双唇紧闭，

两耳外张；重眉舒展，清目极远。坚毅中显

露出一种虔诚，和善中透射出一种肃穆，这

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表情。外角明显翘起的

杏仁双目，让人感受到目光炯炯。

立人像冠服所饰纹样繁缛，衮衣绣裳的

飘逸华美透过斑驳锈色畅达地放射出来。

那些细腻的刻画，将立人本体的高贵表露无

遗。立人像身躯挺拔，身穿紧袖内服、半臂

式外套和裙式下裳。内衣无领窄缘，长袖短

摆，袖长及腕，摆平及胯，向右开衫，腋下系

扣。外套为半臂短袖，袖口宽缘，衣摆稍长

于内衣，向右开襟。下裳实为裙装，开为前

后两片，前高后低，前片平齐过膝，后片叉分

及足。在立人像衣外还有一条大带，大带作

编织之形，沿外衣缘口左斜跨肩，两端于背

后肩胛处结扎。

立人衣裳繁纹满饰，纹样构图取图案化

形式，对称工整，有大块单元，也有连续小

图，应为锦绣织物。半臂外衣纹样最精，纹

样分为两组，以前后中线为界。前后中线构

图相同，用相间的一旋一圆的眼形图案组成

垂直纹饰带，将外衣中的图案分为左右两

组。左侧一组为排列成方阵的 4 条龙纹，龙

纹两两相背，龙爪紧握为拳，龙翅高展，龙鬣

飞扬，迅雷疾风，威之武之。右侧一组为竖

向平行排列的两排兽面纹，构图简约，稍见

眉目而已，春煦秋阳，温之霭之。

下 裳 前 后 摆 纹 样 雷 同 ，纹 分 两 段 ，均

为 兽面图像。上段为大眼兽面，主体为圆

形双目，两眼间有鼻形图案。下段前后各

有 4 张 倒 置 兽 面 ，兽 面 一 般 也 是 只 表 现 双

目，但戴有三齿高冠。这样子是兽是人，尚

不能判定。

华服之外，立人像身上可能还有过一些

佩饰。在两耳下廓有佩戴饰物的透孔，在脑

后存有插簪的斜孔，表明立人原本有简单的

首饰。在手腕和足踝处，又分别见到环形装

饰，可能表现的是手镯和足环。

这尊青铜立人像会是谁的雕像？在小

国寡民时代，王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号令平

民众生的国君，又是统领大小巫师的群巫之

长。立人像穿着礼服，手奉祭器，似乎正在

主持一次隆重的祭典。立人像身穿衮衣，具

有王者身份；又见它立于高台之上，手握神

器，同时又具有巫者身份。

我以为三星堆祭祀坑埋藏的是古蜀时

代智慧的结晶，那都是古蜀时代独特而精彩

的文创作品，是记录一个地区一个时代思想

的文化遗产。

古蜀人的艺术创造力
王仁湘

纵横南北的大运河要维持一

路的贯通，经历的挑战远比想象

复杂。在所有的自然河流中，以

黄河带来的挑战最大。

在今天大运河清口枢纽世界

遗产点，留有一座“御制重修惠济

祠”碑。这座碑是乾隆皇帝首次

南巡时刻录。第一句话就开宗明

义：“经国之务，莫重于河与漕，而

两者必相资而成。”1128 年，黄河

发生重大改道，向东南夺淮河入

海。黄河、淮河、运河三股水流在

淮安的清口交汇，漕船在此如何

顺 利 北 上 ，关 乎 京 师 的 粮 食 安

全。为了保证大运河畅通，明中

期以后的数百年间，清口枢纽一

直是国家治水的“一号工程”。

清口枢纽的根本目的是保证

漕船安全渡过黄淮交汇处。这里

三条河道互为犄角之势，但又有

强弱之分——黄河强于淮河，淮

河强于运河。因此，整个工程的

技术难点，在于如何增强运河和

淮河的力量，抗衡黄河的侵扰。

清 口 枢 纽 分 为 四 个 部 分 ：自

东而来的里运河，依托洪泽湖的

引淮工程，抵御黄河的御黄体系，

以及渡过黄河之后的中运河。四

个部分各有各的智慧。

里运河要解决的问题是运河

与黄、淮的高差。运河比黄淮两

河都要低，必须想办法将运河与

黄河置于同一水平线。清口枢纽

采取的办法是不断修筑闸坝，一

步步抬升运河水位，使漕船的位

置最终与黄河处于同一水平面。

引淮工程的目的是增强淮河

与洪泽湖的力度，抵抗黄河。明

朝万历年间，河道总督潘季驯用

不断加高加固洪泽湖东侧堤坝的

方法，将西来的淮河水储积在洪

泽湖内，使湖水水位抬高超过黄

河水位，构造了绵延数十公里的

巨大土方工程，即今天的洪泽湖大堤。

御黄体系顾名思义是防御黄河倒灌、淤积的工程。清

朝时，在黄河南侧修建了多座“挑溜木龙”，将黄河走向约束

至东北方向，减轻向东南的冲击力。同时，通过缕堤、遥堤

等堤防体系缓解汛期泛滥时黄河泥沙的影响，使洪水所携

黄沙沉积在缕堤与遥堤之间，最终靠泥沙淤积而形成黄河

河槽。

清口枢纽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中运河。17 世纪中期之

前，漕船从清口出来后，还要继续在黄河上逆流航行 180
里，到徐州一带才重新进入人工河道。这一段行船速度慢，

需要人在岸上拉纤，险滩不断，经常船沉人亡。康熙年间的

漕运总督靳辅在黄河北岸开凿出一条平行于黄河的人工运

道，因为位于遥堤与缕堤之间，故名“中河”。漕船出清口后

直接进入中河，避开了黄河之险。至此，南来的漕船通过这

一极为复杂的工程枢纽，一点点抬升，在淮河清水的助力下

穿越黄河，继续北上，最终抵达京城。

清口枢纽是大运河上持续时间最久、设计最复杂的工

程。它的治理犹如心脏手术一般，牵一发而动全身。这组

由河道、闸坝、堤防、疏浚、维护、水文观测等工程共同组成

的大型水利枢纽，探索着自然和人力之间的微妙平衡，代表

了人类农业文明时期东方水利水运工程技术的最高水准。

更值得赞颂的是，实现这一庞杂工程体系的，是取自身

边最简单的材料——土、木、铁、石。筑造堤防，用挖挑出来

的黄土配以沙石，用大石或铁盘夯实。加固河岸，用青石砌

筑。建造船只，用上好的木料和坚固的铁钉。一道道灵活

的船闸，是石木配合而成。错综复杂的清口枢纽，纵然眼花

缭乱，也不过是由最基本的土木铁石拼合而成。

淮安与运河的关联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86 年。吴王夫

差修建邗城，在城下开凿运河，引长江水一路向北，最终与

淮河相会在一个叫“末口”的地方。这是大运河最早的段落

邗沟，末口就是今天的淮安。

作为运河关键节点，明清两代总督漕运的最高机构部

署在淮安，正说明了淮安在运河体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今天淮安老城中心的总督漕运公署遗址，位于清口枢纽一

带的天妃坝石工堤、顺黄堤、惠济祠、御坝等遗址，再加上双

金闸、清江大闸、洪泽湖大堤，作为大运河世界遗产的重要

构成，共同记录下了这座城市物阜民熙的景象。

大运河从来不仅仅是一条河，而是人在与自然对话中

迸发的无数智慧的结晶。清口枢纽工程所体现的，正是中

国人接受自然馈赠、并同自然巧妙共生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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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日前揭

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韩建华担任领队

的青海都兰县热水墓群 2018 血渭一号墓因

为田野发掘的科学性、系统性以及突出的学

术价值而入选。

时间倒回至 2018 年 5 月，当时青海都兰

刚刚发生了轰动全国的盗墓案。在公安部

指挥协调下，经文物部门全力配合，从 2018
年 3 月到 7 月，专案组经过数月侦办，将实施

盗掘、倒卖文物等各个环节的 26 名犯罪嫌疑

人一网打尽，追回 646 件被盗文物，其中国家

一级文物 14 组 16 件。

一直在洛阳进行隋唐洛阳城考古的韩

建华，和所有的考古人一样，对盗墓深恶痛

绝，“古墓葬的完整性被破坏，墓葬内文物的

原有组合和保存环境被打乱，即使追缴回来

也无法再安放原位。”但突然接到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朱岩石的电话时，他还

是有些吃惊，“真没想到会让我到青海热水

墓群做考古，心里一点儿底儿也没有。”

三年过去了，韩建华和他的团队成为幸

福的考古人。

“做好了准备去啃硬骨头”

2018 年 5 月，韩建华第一次去都兰。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

地处柴达木盆地东南隅，海拔有 3400 米，5
月还是动不动会下雪，不到 10 月就又开始飞

雪，可供考古的时间并不多。都兰曾是吐蕃

王 朝 的 统 辖 地 ，境 内 的 热 水 墓 群 有 300 多

座。最有名的就是 1982 年考古发现的热水

血渭一号大墓，结构独特如金字塔。作为古

丝绸之路青海路的重镇，这里出土的金银

器、玉器、丝织品备受海外收藏家的关注，让

无数的盗墓贼蠢蠢欲动。点多、线长、面广，

文物安全压力一直都很大。

由 于 考 古 条 件 艰 苦 ，过 往 的 考 古 不 充

分，文献资料并不充裕，学术研究也不足。

况且又先天不足，是一个被盗的墓葬，“我们

做好了准备，去啃一啃这块硬骨头。”

8 月 5 日进驻考古现场。中国社科院考

古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刘建国先用无人机

飞了几天，做了高程模型，确定了遗迹的大

致范围。8 月 12 日开始布方，10 乘 10 的探方

规规矩矩布了 11 个，慢慢就清理出茔墙、回

廊等墓园遗迹现象。

“大家住在热水墓群的保护站，当时没

水没电没信号，晚上有时就住在墓园外的帐

篷里，有的技师还有高原反应。9 月份这里

就非常冷了，晚上一场大雪能把整个工地覆

盖。第一年的工作就匆匆结束了。”

韩建华说，那时心里已经有点儿底了，

毕竟有茔墙、有回廊，看起来是高等级的墓

园建筑，“尤其是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

院、青海省政府三方已经准备共建热水墓群

考古研究基地，推进热水墓群整体考古研

究，为以后开展都兰地区乃至柴达木盆地考

古发掘工作、推动丝绸之路南亚廊道学术研

究提供重要平台。我们有大量工作要做。”

“多学科合作的典范”

2019 年再去的时候，考古队有了新的住

宿区。大家还整理出一畦菜园，整个发掘季

都有了新鲜的蔬菜。有空的时候，考古队就

去附近做区域调查，寻找城址、宗教设施等

聚落要素，增加对该区域聚落形态的熟悉。

韩建华从洛阳带了有经验的老师傅来，

仔仔细细作了勘探，摸清了墓葬由地上和地

下两部分建筑组成。地上为墓园建筑，有茔

墙、回廊、两座石砌房址、封土等。北茔墙东

端有供出入的门址。北墙、西墙均发现有排

水口。房址有插入地面的木柱，初步推测或

与墓葬祭祀相关。

地下部分更为复杂，由墓道、殉马坑、照

墙、甬道、墓门、墓圹、墓室组成。考古工作

最辛苦的地方在于，为了保留墓园墓室的完

整结构，所有发现的遗迹都必须留存，这样

自然就会增加工作的难度，也会影响工作的

进度。比如墓室为木石结构，由一个主室和

四 个 侧 室 组 成 。 大 家 决 定 先 从 侧 室 开 始

做。四个侧室与主室以过道相连，过道内设

有木门。每个侧室的顶上都平铺棚木，这些

棚木不能全部取走，要留在原处供今后展

示，清理侧室的泥土时自然就非常不方便。

2020 年 8 月记者去都兰采访韩建华时，

主墓室还没有开始清理。但墓道及甬道已

经清理出随葬的绿松石、金箔、镶嵌绿松石

的金象、彩绘人形木牌等精美文物。北二侧

室出土了大量的皮革和丝织物。听说发现

了丝织物，80 多岁的纺织考古学家王亚蓉老

师要亲自来，但考虑到可能会有高原反应，

还是将老人劝了下来，最后派了她的得意学

生过来。

在清理墓室时，考古队员先后发现了 30
多个盗洞，里面有盗墓者遗留下的文物手

册、手套、背包、鞋、酒瓶子……这些都被一

一记录，整理编号，“如果以后做展览，是生

动的证据。”考古工作者发现：主墓室设有东

西向的红砖棺床放置棺椁，棺床西、南、北三

面有二层台，台上有颜色鲜艳的漆盘。棺木

上有清晰的彩绘和贴金。壁画多已剥落，但

局部保存有白灰地仗和黑红彩。

这样高规格的墓葬发掘工作得到了中

国 社 科 院 考 古 所 科 技 考 古 团 队 的 大 力 支

持。王树芝老师用了三天对大量的树木进

行了取样。动物考古学家李志鹏负责对殉

牲坑、殉马坑的动物进行检测，冶金考古人

负责对金器进行金相分析，刘煜对出土的青

铜 容 器 、铠 甲 片 、各 构 件 上 的 铜 饰 进 行 分

析。幸运的是主墓室内还发现两具人骨，推

测应为墓主人。经考古所体质人类学家王

明辉鉴定，为一男一女，男性 50 至 60 岁，女

性 40 岁左右。

在三年的考古中，长期在青藏高原从事

考古的张建林、霍巍、焦南峰等多位学者来

到现场进行指导，对于这座热水墓群发现的

结构完整、体系清晰、墓室复杂的高等级墓

葬的发掘、保护提出了很多建议，而祭祀建

筑、殉牲坑、墓室结构、壁画、彩棺等也为考

古学家、历史学家研究唐（吐蕃）时期热水地

区的经济、社会面貌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这次考古是多学科合作的典范，科技

考古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关键因素，因而收获

是全方位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陈星

灿说。

“学术价值最令人自豪”

考古史上有多少墓葬因为缺乏铭文、墓

志、印章等确切的文物而成为悬案。

2020 年 11 月 3 日，考古人员在主墓室意

外清理出了一枚银印章。方形，边长 1.8 厘

米，细看由骆驼纹和陌生的文字组成。“无法

言说当时的激动，所有的考古人都沸腾了。”

经我国著名藏学家陈庆英等多人释读，

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这和文献中的

记载是相符的。公元 663 年，吐蕃大军攻灭

了吐谷浑，最后一代吐谷浑王投奔了唐朝。

唐朝虽然出动十万大军，与吐蕃在青海湖决

一死战，但终以失败告终。为了控制吐谷

浑，吐蕃一直与其王室建立联姻，形成了特

殊的“甥舅关系”。“阿柴”是吐蕃人对吐谷浑

的称呼。

根据墓室出土金器、丝织物等，结合棚

木树木年轮测定，2018 血渭一号墓的年代在

8 世纪中期左右，和文献中的这一段史实完

全可以对应。在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选会

上，众多专家认为，先进的考古理念，关键文

物的出世，为解读唐与吐蕃、吐谷浑的关系

提供了非常关键的证据。

“我们在 2018 血渭一号墓中的丝织品中

发现了陵阳公样，足以证明都兰是当时丝绸

之路上重要的中转站。”韩建华说，陵阳公样

在唐代织锦中经常采用。窦师纶是唐代的

丝织工艺家，官至大府卿，封陵阳公，精通织

物图案设计。他来到盛产丝绸的益州也就

是今天的四川后，创造出寓意祥瑞章彩奇丽

的绫锦，被蜀人誉为“陵阳公样”。

2018 血渭一号墓的出色考古，使它成为

“考古中国”的重要项目。“但这一切还只是

开始，以后的工作更不轻松。”整体套取的 14
个大箱子，要在实验室里进行精细考古。墓

园结构的整体保护与展示也是下一步要考

虑的问题。这一地区广袤的墓葬群需要进

行更为详细的普查……

“事实证明，规范化的科学考古可以使

一座经过野蛮盗掘的墓葬，重新拥有自己的

考古价值与学术生命。”韩建华觉得这是最

令人自豪的。

图①为墓园的茔墙、回廊等建筑遗迹。

图②为证明墓主人身份的银印章。

图③为墓室出土的丝织物和皮靴。

版式设计：赵偲汝

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田野发掘——

多学科合作探索未知
本报记者 杨雪梅

图为洪泽湖大堤。 赵 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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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图为作者手绘青铜立人像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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